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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语：本期栏目有２篇稿件，作者分别来自云南、广西。于爱华博士从地缘政治的视阈来探讨南宋
时期西南区域不同政治势力的关系，分析了南宋处理西南地缘关系的做法，以及对西南地缘格局产生重要

影响。韩继伟教授的文章从文化担当的角度来看广西在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地位，该文对广

西的开发建设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

南宋西南地缘局势的变化及其影响

于爱华

（云南师范大学 历史与行政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５００）

摘要：南宋处理西南地缘关系的做法，对西南地缘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四川、广西地缘战略地位发生重

要变化，对大理国和交趾的做法，使云南和越南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南宋买马重心转移至广西的做

法，使西南交通格局发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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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川、广西地缘战略地位的变化

９６０年，北宋建立后，随即出兵统一四川。后

宋将王全斌献地图欲统一云南，太祖赵匡胤以天宝

之祸为由，拒绝统一［１］９６５，并以大渡河为界设兵防

御大理国，四川一跃成为前沿阵地，在北宋与大理

国的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为增进与宋朝的关系，

大理国曾两次委派建昌城守吏向宋祝贺，宋朝均予

以积极回应。为增进双方关系，太平兴国七年 （９８２

年），宋朝于大渡河上造大船，“以济西南蛮之朝贡

者”。［２］蕃夷五，９８４４为稳定西南诸族，宋朝还积极开展西

南边境贸易，在四川沿边黎州、雅州等地广置博易

场，四川边境贸易一度兴盛。宋朝与西南诸族的上

述商贸活动，皆通过传统的清溪关道和石门关道，

四川成为双方联系的重要贸易场所以及联系北宋的

中转地，地缘战略地位重要。就宋朝整个地缘局势

而言，呈现出北方地缘形势恶劣，南方相对较缓的

特点。随着北宋后期北方战争局势的加剧，北宋统

治者对大理国猜忌加深，严重影响了双方关系的正

常进行。如政和末年，北方战马来源断绝，为扩充

及补取战马所需，四川边吏希望在四川边境扩大贸



易范围、广设博易场进行马匹贸易，宋朝最终以：

“虏情携贰，边隙浸开，非中国之福也”［３］卷３５３，８８７２为

由，拒绝置城邑利互市的请求。

北宋后期北方战事骤起，北部地缘压力剧增，

统治者加强了对大理国的防御和戒备。宣和二年

（１１２０年），宋约金攻辽，北部战事偏紧，宋朝已经
无暇南顾，双方关系淡薄，联系削弱，“自是大理复

不通于中国，间一至黎州互市。”［４］卷４８８，１４０７３宋人意在

通过减少大理国与四川的联系，降低四川边防风险，

以保护四川之安全。宋人此举，既有 “宋兴，北有

大敌，不暇远略”的无奈现实，更有 “唐亡于黄

巢”历史经验的总结。

南宋承袭了北宋以大渡河设险防御大理国的做

法。随着北方恶劣地缘局势的加深，统治者对南方少

数民族的偏见和仇恨加剧。南宋统治者多次强调大理

国形成的潜在威胁，并重申对其严加防范。翰林学士

朱震曾言：天宝之祸发端于云南，而大理国便是唐之

南诏，北宋一度以大渡河为界实现对大理国的防御，

是成功的御戎之策，理应遵循。［１］３１０６不仅如此，宋高

宗也多次重申以大渡河设险防御大理国的重要性，同

时强调边吏任用在西南边疆安全中的重要

性。［２］防御２０之２２，９６９２宋朝在西南地区的统治表现得极为谨

慎，除驻扎重兵外，严选沿边官吏、杜绝边界纠纷，

亦被认为是防御大理国不可忽略的环节。随着北方地

缘压力加剧，绍兴四年 （１１３４年），南宋将买马提举
司从四川移至邕州 （今广西南宁），并在横山寨 （今

广西田东）等地设置博易场，以代替四川黎、雅等州

与包括大理国在内的西南诸族进行马匹贸易。南宋转

移买马地点的做法，可谓用心良苦，目的将四川之地

缘压力转移至广西，以缓解四川腹背受敌之困境。宋

人此举一度引起了西南诸族的不满，并多次侵犯宋朝

黎州边境。至南宋时，黎州以外已属徼外，大理国与

四川的地缘关系削弱，联系中断，四川在西南地区地

缘战略地位下降。

与此同时，广西在地缘上与大理国和交趾接邻，

南宋转为广西设防以防御大理国入侵的地缘战略，广

西在西南边疆中的地位显著增强。侬智高起事后宋朝

便加强了对广西的军队驻扎，大量羁縻州的存在也成

为宋朝防御西南诸族入侵的重要力量，尤其是邻接大

理国一带，羁縻州较多，这些羁縻州边面阔远，成为

宋朝 “为国藩蔽”［４］卷５，１９０、捍卫西南边防的重要力量。

鉴于广西特殊的民族状况，广大羁縻州被划分为极

边、沿边等层级，以承担不同的防御任务。宋朝对广

西少数民族的羁縻颇得其要，峒丁成为重要的边防力

量，“峒丁之强，足以御侮”［４］卷５，１９０，对大理国产生重

要威慑力量，正如宋人所言：“欲制大理，当自邕管

始云”。不仅如此，宋朝还通过羁縻贸易来笼络地处

大理国和广西中间地带的少数民族、部族，一来减少

其寇边行为，二来使其成为防御大理国的重要力量，

故史书云：“大理国去宜州十五程尔，中有险阻，不

得而通”。这些中间部族还成为大理国与宋朝马匹贸

易的中转商，“故自祀、罗殿皆贩马于大理，而转卖

于我”［４］卷５，１８６，大量中间部族的存在，减少了大理国

和宋朝的直接联系，在宋人看来，此举可降低大理国

入侵的风险。对西南地区的边境贸易，宋人有自己的

看法，认为 “于边防未有便，小必陷失官物，大则引

惹边衅”［５］卷２，１８２，故对贸易高度重视，并在其中尽显

小心谨慎。在宋人看来买马官也是至关重要的，多选

取 “谨密可信之士”，为谨慎起见，在马匹交易中还

令官员 “暗作提备”，以杜绝边患的发生。［２］蕃夷四，９０８２不

仅如此，在马匹贸易开始前，宋朝都会事先做好充分

准备，集结左右江诸寨丁兵会合弹压，以防止临时意

外事件的发生和保证马匹贸易的顺利开展。［４］卷５，１９０宋

人上述种种举措，皆来源于对大理国的不信任和无端

猜忌。为减少边界纠纷的发生，宋朝还严禁官吏参与

其中，以免 “默货启衅”。

宋代广西地缘战略地位增强，还与唐朝中后期无

力控制交州及安南的崛起有密切关系。交趾在地缘上

与广西接邻，“左江直正南，其外则安南也。自邕稍

东南，曰钦州。钦之西南，接境交趾，陆则限以七

峒，水则舟楫可通。自钦稍东，曰廉州。廉之海，直

通交趾。”［４］卷１，４交趾与宋朝关系复杂，既向宋频繁朝

贡，又多次入侵宋朝边境。史书明确记载交趾向宋朝

贡的有：开宝四年 （９７１年）、开宝八年 （９７５年）、
景德四年 （１００７年）、天禧元年 （１０１７年）、干兴元
年 （１０２２年）、熙宁六年 （１０７３年）、绍熙五年
（１１６４年）、淳熙元年 （１１７４年）、嘉定五年 （１２１２
年）、咸淳二年 （１２６６年）等，以上朝贡无一例外经
由广西。实际上，整个宋朝期间，交趾朝贡频繁，不

止上述记载。此外，处于不断壮大发展中的交趾还发

动了频繁寇边事件，广西成为受灾区。至道元年

（９９５年），交趾侵略广西如洪镇，同年，又以乡兵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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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 “寇邕州所管绿州”。［２］蕃夷四，９７８３仁宗景三年 （１０３６
年），李朝联合诸族 “寇邕州之思陵州、西平州、石

西州及诸峒，略居人马牛，焚室庐而去”。［３］卷４８８，１４０６７仁

宗嘉佑四年 （１０５９年），五年 （１０６０年），史书中皆
有交趾入侵邕州的记载。神宗熙宁年间，交趾发动了

更大规模的军事侵扰，战争造成了当地居民的大量死

亡和人口的锐减。［６］面对交趾的入侵行径，宋朝多消

极处理之。不仅如此，由于对交趾入侵事件的处理失

当，诱发了国内侬智高起事，声势之大、影响之巨，

给宋朝造成巨大震动，统治者日益意识到 “国朝以契

丹、元昊为忧，不知侬贼猖獗”，并发出了 “朝廷之

忧，不专在于西北也”［２］蕃夷四，９９０４的感叹。鉴于广西在

宋越关系中的战略地位，宋朝着意加强对广西的经

略，提高广西的军事防御能力。镇压起义后，宋朝增

强了广西的军事力量，调整了广西的军事部署，还招

募大量军队，加强广西各地兵力，其目的便是增强边

防力量，有效防御交趾。

总之，宋朝对广西和四川地缘格局的调整，对

西南地缘局势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统治者将买

马地点转移至广西的做法，人为切断了四川与大理

国的传统联系，于宋而言，减轻了四川腹背受敌的

地缘压力，使其能够全身心应付来自北方的地缘威

胁。尽管大理国并未对宋发动战争，但统治者的猜

忌却是有增无减的，这与宋朝统治者对大理国的先

天偏见和仇视有莫大关联。当然，这一做法，对缓

解统治者的心理压力，却是有益的；于大理国而言，

在广西的买马活动，因宋朝的猜忌和中间部族的阻

挡，并不顺利，大理国和宋朝关系的发展也由此受

到影响，对云南社会的发展也产生消极影响。［７］此

外，随着宋朝广西地缘战略地位的增强，统治者除

了加强广西的军事防御外，还重视广西的经济开发，

宋朝成为广西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

此外，宋朝将买马地点转移至广西的做法，还基

于全国局势的考虑。四川地处长江上游，对都城临安

形成高屋建瓴之势，一旦四川攻破，则临安不保。四

川作为南宋三大防区之一，对南宋存亡有举足轻重的

作用。北宋末期，金军在北起川陕南至淮河的地缘线

上对宋朝发动大规模进攻，四川地缘压力陡增。崛起

后的蒙古，以灭宋为既定方针。蒙哥攻宋，也以四川

为主战场，以期灭四川后沿江而下，一举捣毁临安。

金、蒙攻宋战争，皆使四川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因此，保卫四川之安全以保全临安，成为南宋统治者

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从地缘上来说，切断四川与大理

国的联系以减轻四川南部的地缘压力，可以缓解四川

腹背受敌的压力。从当时时局来看，南宋这一做法无

疑具有合理性。云南与四川传统地缘关系的削弱，导

致中原王朝对云南的控制力削弱，元明清为增强对云

南的控制，加强了对贵州的统治。从这一角度来说，

宋人此举为明朝贵州独立建省奠定了基础。

二、大理国、交趾地缘关系的变化

唐朝中后期，随着安南都护府职能的削弱，唐朝

已无力控制西南局势，西南地缘格局发生变化。在交

趾地区，地方势力崛起，割据纷争不断，安南陷入连

年混战，直到９６８年，丁部领平定叛乱建立大瞿越
国，交趾局势基本稳定下来。而在云南地区，情况亦

是如此，至天福二年 （９３７年），通海节度使段思平
起兵灭大义宁国，建大理国，云南局势得到控制。在

中原地区，赵匡胤立宋后确立了 “先南后北”的战略

方针，“先取巴蜀，次及荆广、江南，即国用富饶矣。

河东与契丹接境，若取之，则契丹之患我当之也。姑

存之，以为我屏翰，俟我富实则取之。”［８］北宋先后结

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局面，对北部契丹则未能如愿；大

理国和交趾显然不在其统一范围内。

基于北方严峻地缘局势的考量，宋朝在南方采取

了以稳定为主的统治策略。在处理与大理国和交趾的

关系上，宋朝略显保守。宋太祖就曾以天宝之祸起于

南诏为由，“宋挥玉斧”划大渡河为界，拒绝对大理

国的统一。尽管此后双方关系并未完全断绝，宋人这

一做法，却表明了宋人在处理与大理国关系上的立场

和基调，将之列为徼外，疏而远之，对此后双方关系

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在交趾的统一问题上，宋人态度

并无两样。景德三年 （１００６年），邵晔上地图有意统
一交趾，宋真宗则以 “贪无用之地”［２］蕃夷四，９７８６为由拒

绝。宋人上述做法，有统治者对自身所处时局的现实

考虑，也有其缺乏开疆拓土勇气的重要原因。

在具体处理与大理国和交趾的关系上，宋朝却

区别对待。对大理国，宋朝心存芥蒂，态度冷淡。

自干德三年 （９６５年）起，大理国多次遣使至黎州，
“云欲通好”，宋朝未积极回应，为维持关系，大理

国仅遣黎州诸蛮 “时有进奉”。［５］卷２，１７７随着双方关系

的发展，太平兴国初年，大理国提出册封要求，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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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宋朝拒绝，明确 “不与朝贡”。［５］卷２，２４５大理国为有

意发展与宋朝的政治友好交往，数次遣属下黎州诸

蛮向宋朝贡的同时，不忘表达请求册封的要求，宋

朝皆未允诺，仅答大理国 “当善育民人”［９］。熙宁

九年 （１０７６年），大理国携重货朝贡，宋朝仅以礼
待之而未予册封，此后，双方关系更加冷淡，史书

记载 “（大理国）自后不常来，亦不领于鸿

胪。”［３］卷４８８，１４０７２面对大理国的多次册封请求，盛意难

却之下，宋朝于徽宗政和六年 （１１１６年）册封段正
严为 “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

柱国、大理国王”。［３］卷４８８，１４０７３然而，此次册封仅是权

宜之计，双方并未因此建立稳定的臣属关系。后来

大理国又向宋求入贡，皆 “未之许”。对交趾，宋

朝态度相对积极。开宝四年 （９７１年），交趾丁氏政
权因害怕北宋统一南汉政权的战争波及于己，主动

“遣使贡方物”，对于交趾的内附行为，宋朝统治者

积极接纳，并对丁链进行了册封。［２］蕃夷四，９７７９开宝八

年 （９７５年），宋朝再次封丁链为交趾郡王。此后，
宋朝和交趾间朝贡———册封不断，双方关系密切。

甚至对交趾的多次扰边行为，宋朝均采取隐忍、克

制态度，最终引发了侬智高起事和熙宁年间交趾更

大规模的侵宋行为。

南宋立国后，无力改变西南地缘局势，但对大

理国和交趾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调整。南宋统治者对

大理国的仇恨和偏见加深，有意断绝交往。绍兴三

年 （１１３３年），大理遣使广西，提出入贡和市马请
求，宋朝拒绝朝贡，仅答：“令买马可也”［１０］。四

年 （１１３４年），大理国再次提出入贡请求，均遭拒
绝，宋朝明令终止双方政治关系的意图已非常明

显。南宋广西官员也都遵循朝廷旨意，有意疏远大

理国。张縂任职期间加强对大理国的防御，双方关

系一度紧张，“大理不敢越善阐”［３］卷４５１，５０５成为二者

关系的真实写照。宝元年 （１２５３年），蒙古开始
绕道进攻大理，为获取消息，宋朝派广西官府遣人

至大理国，然而仅能至特磨界一带 （今云南广南

一带），“少能至大理者，盖沿途诸蛮隔绝，不易

通也。”［５］卷１，５０５表明到南宋后期，双方关系已断绝。

与此相反，为获取战马所需，宋朝派遣官吏至大理

国求取马匹，且交易达一定规模。然而，这并非双

方关系的主流，仅是南宋为获取战马所需的权宜之

计，马匹交易也因受北方时局的影响而时续时断。

在处理与交趾地缘政治关系上，南宋统治者采

取了更加务实的态度。绍兴七年 （１１３７年），二十
五年 （１１５５年），南宋对李天祚进行了册封，封其
为交趾郡王、南平王。对于李天祚与宋朝的关系，

宋人周去非的评价可谓中肯，“建炎南渡，李天祚乞

入贡，朝廷嘉其诚，优诏答之。”对于１１７４年的朝
贡，南宋赏赐甚丰，加食邑１０００户，食实封４００
户，加守谦功臣。同时，依大礼加恩例，给赐国信

礼物，宽衣１对、金带１条、银匣盛细衣着１００匹、
马２匹、金花银器２００两、衣着１００匹、金镀银鞍
辔等。［２］蕃夷四，９８００同年，宋赐交趾为 “安南国”，加封

食邑。［２］蕃夷四，７５０嘉定五年 （１２１２年），安南国王李龙
翰卒，宋朝册封禙为安南国王。［３］卷４６，８９６至此，南宋

不得不承认安南逐渐强大起来的事实，赐 “安南

国”名，使双方关系发生根本改变，由 “郡县”关

系向国家关系转变。安南此后不断壮大发展，成为

中南半岛上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而宋朝则由于交

州统辖权的丧失，对中南半岛控制力削弱，对中越

关系及中南半岛国家关系的发展皆产生不利影响。

总之，南宋基于自身军事实力的软弱，及北方

恶劣地缘局势的加剧，对西南地缘关系的处理略显

消极，却更加务实。在处理与大理国和交趾的关系

上，“轻贱”大理国而 “厚待”交趾的做法，与宋

朝对 “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历史经验总

结下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有莫大关系，同时还与宋

朝无力控制交州统辖权有必然联系。宋朝在处理与

交趾边界纷争中尽显妥协忍让，为平息边界纠纷，

将所属羁縻广源州划归交趾。［２］蕃夷四，７７３３后又将 “八

隘之外保乐六县，宿桑二峒”割让交趾。［３］卷４８８，１４０７０

宋人以上做法，对西南疆域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元朝统一战争以先灭大理国尔后实现对南宋的斡腹

之举，最终取得了成功，云南被纳入中原版图。元

朝设立云南行省加强统治，并通过文教等系列措

施，使云南成为中原王朝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蒙

古的统一战争却由于交州统辖权的丧失，终未能成

功，交趾进一步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三、西南交通格局的变化

历史上，中原王朝对西南地区的开发较早，周慎

靓王五年 （前３１６年），秦军伐蜀，蜀国亡。随后灭
巴，巴蜀之地纳入秦国版图。秦朝积极经营，设置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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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和官吏，开通五尺道，其道路自道 （今四川宜

宾），达今云南滇东北曲靖。西汉加强对云南的开发，

将道向南延伸至滇池区域，又拓建了由成都南下邛

都 （今四川西昌）的灵关道。武帝时还开通了由今云

南大理至保山的博南山道，东汉又开通了由滇中至交

趾的水陆通道，这两条道路是在原先的五尺道和灵关

道基础上的向外延伸，形成了通往中南半岛南部和南

亚次大陆的国际大通道。唐以前中南半岛国家联系中

原无一例外经由云南、过四川北上，云南、四川成为

对外交通的重要中转站，地缘战略地位重要。北宋前

期与大理国的马匹交易，延续了以上交通格局。

南宋时，因受北方地缘危机的影响，西南地缘

交通格局发生变化。绍兴四年 （１１３４年），南宋将
买马提举司移至邕州 （今广西南宁），买马地点由

四川转移至广西，广西横山寨 （今广西田东）取代

四川黎州、戎州等地成为新的马匹贸易场所，邕州

道由此取代石门关与清溪关道，成为南宋联系大理

国的主要通道。早在北宋中期，杨佐出使大理国所

见里堠碑，不见云南至广西邕州道的记载，说明此

时邕州道尚不兴盛，而不为重视。为增强与宋朝的

马匹贸易，大理国曾于绍定四年 （１２３１年）提出复
开清溪关道的请求，南宋镇吏孟珙以 “大理自通邕

广，不宜取道川蜀”［３］卷４１２，１２３７８为由，拒绝大理国所

请。邕州道成为大理国联系南宋的重要通道。《岭外

代答》记载其走向有三［４］卷３，１２３，学术界将之概括为

北路自杞道，中路罗殿道，南路特磨道。通过邕州

道，大理国、西南诸族与南宋在广西横山寨进行马

匹交易，兴盛时大理国售马高达１５００匹，南宋为此
付出高昂马值：黄金 ５０镒、白金 ３００斤、棉布
４０００匹及廉州盐２００万斤。［１］３４１５在邕州道，除自杞、
罗殿、特磨等部族外，还有大量羁縻民族的存在。

它们处于大理国和宋朝的缓冲地带，要么同时羁縻

于二者，要么依违于二者之间，关系不甚稳定。由

于其地缘上的特殊性，皆成为大理国和南宋争取的

对象。同时，因地处交通要道，这些部族还成为双

方关系的重要纽带。大理国至广西卖马，“北阻自杞，

南阻特磨道”，因此，大理国与广西的马匹贸易中，

“马产于大理。……自杞、罗殿皆贩马于大理，而转

卖于我者。”［４］卷５，１８９这些中间部族为谋取暴利，还人为

阻断交通，进而导致了大理国和南宋关系的疏远。

总之，西南地区的交通格局，在南宋时发生根本

转变，经由四川联系中原的传统通路衰落，邕州道兴

起，并成为大理国联系中原的重要要道。大理国入

贡，至邕州北上，经桂州过荆州，进而抵达内地，正

所谓 “中国通道南蛮，必由邕州横山寨。”［４］卷３，１２２元朝

承袭这一地缘格局，建云南行省，云南正式脱离四川

管辖。当然，南宋定都杭州导致政治中心的东移，经

四川联系中原的清溪关道和石门关道已不再是云南联

系中原的最佳选择，邕州道无疑顺应了这一新的地缘

形势。元朝立国，在西南交通格局的基础上，开通了

由滇中经今贵州入湖广的道路，云南与长江中游及中

原的联系更加密切。明清定都北京，与长江流域地缘

关系密切，使这一交通格局最终定型。

此外，南宋将买马提举司转移至广西的做法，

除导致西南交通格局发生变化外，还对对外关系产

生重要影响。中南半岛北部国家因交通阻塞，经云

南入贡宋朝的次数大为减少；而南部包括交趾在内

的国家入贡宋朝不再走传统经云南达中原的道路，

多由海路，与云南的地缘关系削弱。整个宋朝期间，

大理国和交趾关系疏远。因此，有学者研究后认为南

宋对外朝贡体系大为压缩，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一现

象的出现，与南宋恶劣的地缘局势及统治者的消极保

守有关外，也与西南交通格局的转变有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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